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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奧
運
會
期
間
，
我
們
為
中
國
奧
運
健

兒
在
國
際
賽
場
上
的
優
異
表
現
而
振
奮
。

但
也
恰
恰
是
在
這
一
時
期
，
另
一
則
新
聞

也
吸
引
了
我
們
的
眼
睛
，
大
大
開
啟
茶
餘

飯
後
的
話
題
，
那
就
是
內
地
演
員
王
寶
強

與
其
妻
子
馬
蓉
之
間
的
離
婚
事
件
，
輿
論
更

戲
稱
為﹁
寶
馬
離
婚
大
戲﹂
。

現
代
婚
姻
是
複
雜
多
變
的
，
婚
姻
生
活
是

否
幸
福
，
也
只
有
當
事
人
自
己
才
知
道
。
我

並
不
想
指
責
任
何
人
，
也
不
想
偏
幫
任
何

人
。
我
只
是
想
從
感
恩
的
角
度
來
談
一
談
，

我
們
應
如
何
看
這
一
娛
樂
圈
的
新
聞
。

在
台
灣
，
如
果
一
名
公
眾
人
物
，
或
是
他

︵
她
︶
的
另
一
半
，
被
爆
出
了
有
第
三
者
的

醜
聞
，
那
麼
，
除
非
是
他
們
的
婚
姻
關
係
已

經
到
了
盡
頭
而
至
無
法
挽
回
的
地
步
，
否
則

的
話
，
夫
妻
二
人
一
定
會
採
取
諸
多
補
救
措

施
。
所
以
我
們
經
常
在
電
視
、
報
紙
上
看
到

這
樣
的
鏡
頭
：
夫
妻
二
人
會
同
台
亮
相
，
召

開
記
者
會
；
一
方
會
表
示
仍
然
相
信
和
愛
自

己
的
老
公\

老
婆
，
另
一
方
則
會
為
自
己
的
婚

外
情
而
深
感
內
疚
，
雙
雙
向
社
會
致
歉
，
因
為
作
為
公

眾
人
物
，
作
了
非
常
不
好
的
示
範
。

不
少
人
認
為
，
這
是
一
種
輿
論
公
關
和
作
秀
。
我
不

否
認
。
但
是
，
在
台
灣
，
這
同
時
也
是
四
維
八
德
等
諸

多
傳
統
的
道
德
價
值
觀
在
發
揮
作
用
，
這
正
是
考
驗
夫

婦
雙
方
面
對
婚
姻
危
機
的
處
理
態
度
。
一
個
人
，
能
夠

在
事
業
上
取
得
成
功
，
與
家
人
︱
︱
特
別
是
另
一
半
的

支
持
、
鼓
勵
是
分
不
開
的
。
所
以
，
當
一
個
人
在
家
庭

遭
遇
道
德
信
任
危
機
時
，
他
︵
她
︶
應
該
本
着
感
恩
的

心
態
向
家
人
、
向
自
己
的
朋
友
、
向
社
會
真
誠
道
歉
。

否
則
，
如
果
沒
有
了
道
德
的
基
本
準
繩
，
沒
有
了
一
顆

感
恩
的
心
，
社
會
秩
序
將
會
混
亂
。
雖
然
科
技
日
新
月

異
，
但
是
人
心
千
古
不
變
，
人
人
心
中
都
有
一
把
公

尺
，
如
果
過
不
了
社
會
人
心
的
公
尺
這
一
關
，
這
個
人

就
徹
底
的
被
社
會
所
唾
罵
了
。

在
這
次
的﹁
寶
馬
離
婚
大
戲﹂
中
，
我
們
沒
有
看
到

當
事
人
，
尤
其
是
馬
蓉
對
自
己
的
行
為
表
示
絲
毫
的
道

歉
或
是
反
省
之
意
。
她
應
該
為
自
己
的
行
為
所
造
成
的

社
會
輿
論
，
做
出
些
許
說
明
。
但
是
她
非
但
沒
有
這
麼

做
，
反
而
在
一
片
爭
議
聲
中
顯
得
振
振
有
詞
，
並
稱
這

是
任
何
人
都
可
能
犯
下
的
過
錯
，
並
請
大
家
多
留
意
某

人
還
沒
有
男
朋
友
云
云
。
如
此
言
論
，
自
然
讓
人
深
感

失
望
。
誠
然
，
王
寶
強
在
這
一
事
件
中
或
許
有
責
任
，

但
是
，
婚
姻
遇
到
危
機
，
可
以
和
平
解
決
，
甚
至
可
以

友
好
散
夥
，
但
不
應
該
缺
少
反
躬
自
省
、
忽
視
人
倫
道

德
。﹁

百
世
修
來
同
船
渡
，
千
世
修
來
共
枕
眠﹂
，
如
果

我
們
都
能
懂
得
惜
福
與
感
恩
，
婚
姻
生
活
就
多
了
一
些

佳
偶
。

婚姻與感恩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O

lym
pic
G
am
es

︶
簡
稱
奧
運
會
。
本
山
人

不
是
讀
體
育
科
的
，
也
不
打
算
在
這
裡
向
各
位
拋
出
有
關
體
育
的
書

包
。
但
本
山
人
在
求
學
時
也
參
加
了
很
多
運
動
會
，
因
為
本
山
人
除

了
是
運
動
員
之
外
，
也
是
銀
樂
隊
隊
員
，
即
使
沒
有
資
格
參
加
那
些

運
動
會
，
但
在
開
幕
式
運
動
員
繞
場
一
周
時
，
銀
樂
隊
是
在
前
面
領

行
的
。
後
來
因
工
作
關
係
，
也
負
責
籌
備
了
很
多
次
不
同
的
運
動
會
，
擔

任
過
很
多
運
動
會
的
裁
判
，
也
曾
以
嘉
賓
身
份
參
加
了
不
少
運
動
會
，
有

多
次
還
以
主
禮
嘉
賓
身
份
向
在
場
的
運
動
員
致
辭
打
氣
。

當
本
山
人
籌
辦
運
動
會
及
在
佈
置
場
地
時
，
必
定
把
有
關
運
動
的
金
句

在
司
令
台
兩
旁
以
對
聯
方
式
掛
出
來
，
那
就
是
：﹁
大
會
目
的
在
參
與
不

在
勝
利
，
人
生
意
義
在
奮
鬥
不
在
克
服
。﹂
這
兩
句
是
根
據
原
來
的
英
語

意
譯
出
來
的
：﹁T

he
im
portant

thing
in
the
O
lym
pic
G
am
es
is

not
to
w
in,but

to
take

part;the
im
portant

thing
in
Life
is
not
tri-

um
ph,butthe

struggle.

﹂

這
才
是
運
動
會
的
真
正
目
的
！

但
有
些
無
知
之
輩
卻
利
用
早
前
在
巴
西
舉
行
的
奧
運
會
說
一
些
國
家
隊

與
香
港
隊
的
無
聊
閒
話
，
他
們
不
懂
運
動
的
真
義
，
只
是
對
任
何
可
利
用

之
事
物
都
乘
機
抽
水
，
真
是
可
恥
！

運
動
員
是
爭
分
奪
秒
，
要
跳
得
高
一
點
、
遠
一
點
，
擲
得
更
遠
一
點
，

要
把
所
需
時
間
在
不
同
距
離
內
力
求
縮
短
百
分
之
一
或
千
分
之
一
秒
。
大

致
上
，
運
動
會
的﹁
主
菜﹂
是
跑
、
跳
、
擲
，
但
現
在
世
界
進
步
了
，
幾
乎
是
無
所

不
包
：
馬
術
、
擊
劍
、
射
擊
、
拳
擊
、
柔
道
、
球
類
比
賽
、
平
衡
木
、
單
雙
槓
、
舉

重
等
都
包
括
在
內
，
還
有
另
行
舉
辦
的
運
動
會
專
供
傷
殘
人
士
參
加
。

運
動
會
的
比
賽
結
果
，
當
然
是
按
運
動
員
的
表
現
和
成
績
分
出
高
下
。
所
以
設
有

冠
亞
季
軍
甚
至
精
神
獎
之
類
的
獎
項
。
而
常
見
的
畫
面
是
勝
利
的
歡
呼
、
拍
掌
和
失

敗
的
失
意
、
悲
傷
或
哭
泣
，
當
然
這
也
是
人
之
常
情
或
真
情
的
表
現
。
但
設
置
獎
項

的
真
正
目
的
是
鼓
勵
運
動
員
精
益
求
精
，
觀
人
觀
己
，
力
求
運
動
員
在
各
項
花
了
很

多
時
間
和
精
力
去
練
習
、
研
究
的
運
動
中
，
表
現
出
更
好
的
成
績
和
更
佳
的
演
出
，

同
時
鼓
勵
他
們
要
打
破
過
去
的
紀
錄
。

勝
利
的
當
然
開
心
，
但
還
要
繼
續
想
辦
法
去
找
出
可
以
再
進
一
步
的
方
法
。
在
高

峰
狀
態
下
，
力
求
再
創
高
峰
！
同
時
，
亦
無
私
地
用
自
己
的
心
得
去
訓
練
後
進
，
希

望
後
進
者
能
創
出
更
佳
的
成
績
。
所
以
，
運
動
員
也
要
培
養
自
己
有
一
種﹁
勝
固
欣

然
，
敗
亦
足
喜﹂
的
心
態
。
取
得
了
冠
軍
，
還
要
再
去
研
究
如
何
可
以
做
得
更
好
。

即
使
失
敗
了
，
凡
運
動
都
是
只
得
一
人
或
一
隊
是
冠
軍
，
所
以
亞
季
軍
也
不
錯

了
，
即
使
是
三
甲
不
入
，
甚
或
包
尾
，
那
又
有
何
可
悲
呢
？
除
了
技
不
如
人
，
自
己

訓
練
是
否
足
夠
或
正
確
？
或
者
臨
時
有
些
意
外
，
這
都
可
能
是
失
敗
的
原
因
。
但
也

無
須
悲
傷
，
因
為
你
能
夠
參
加
這
個
項
目
也
應
該
自
豪
，
還
有
很
多
人
在
你
背
後
連

參
加
的
資
格
還
未
達
到
呢
！
例
如
楊
傳
廣
，
台
灣
阿
美
族
人
，
假
如
他
不
參
加
體
育

訓
練
，
他
可
能
也
不
知
道
原
來
自
己
可
以
創
出
撐
竿
跳
的
世
界
紀
錄
呢
！
當
然
他
的

成
績
也
如
常
地
被
後
來
者
打
破
。

本
山
人
曾
有
一
位
體
育
老
師
，
他
曾
在
某
著
名
運
動
會
上
獲
得
跳
高
冠
軍
，
他
曾

告
訴
本
山
人
，
他
永
遠
不
能
忘
記
過
竿
的
一
剎
那
，
但
卻
有
些
失
落
，
因
那
次
的
成

功
是
在
不
足
一
秒
時
間
之
內
發
生
，
成
功
了
也
獲
得
公
認
了
，
但
他
卻
以
未
能
再
跳

得
更
高
一
點
而
略
感
失
望
，
同
時
又
未
能
再
培
訓
出
一
位
學
生
可
以
比
他
跳
得
更
高

一
些
而
有
點
自
責
。
本
山
人
聽
了
他
的
自
白
，
真
的
非
常
崇
拜
他
，
因
為
他
才
是
一

位
真
正
的
體
育
家
，
而
且
又
是
一
位
值
得
尊
敬
的
體
壇
教
育
家
！

對奧運會的感想

外
遊
自
由
行
，
一
本
旅
遊
書
是
少

不
了
的
。
旅
遊
地
點
，
冷
門
的
書
嫌

少
，
熱
門
的
書
嫌
多
，
挑
選
不
容

易
。
習
慣
先
去
公
共
圖
書
館
逛
逛
，

借
幾
本
做
功
課
，
挑
一
兩
本
實
用
的

上
路
。
真
是
好
書
，
回
來
補
購
，
方
便
重

溫
。
去
年
遊
越
南
，
借
了
一
本﹁
足
跡﹂

︵Footprint)

出
版
的
英
文
書
，
沿
途
聽
罷

華
僑
導
遊
吹
水
，
翻
翻
書
，
眼
見
耳
聞
之

外
，
補
充
書
上
知
識
，
走
馬
看
花
之
行
就

有
點
深
度
了
。
書
編
得
真
好
，
愛
不
釋

手
，
結
果
買
了
一
本
。

上
月
去
台
北
幾
天
，
帶
上
以
前
用
過
介

紹
捷
運
沿
線
的
書
，
加
上
兩
本
新
出
的
，

寫
成
散
文
那
樣
的
台
灣
書
，
認
為
很
足
夠

了
。台

灣﹁
變
天﹂
，
在
台
北
街
上
走
，
察

覺
不
到
什
麼
新
氣
象
。
鄰
近
的
新
北
市
從

來
沒
有
去
過
，
有
條
鶯
歌
老
街
，
稱
台
灣

瓷
都
，
書
上
形
容
得
好
，
專
程
去
一
趟
。

︽
移
動
中
的
慢
速
風
景
︾
這
本
書
說
，
這

地
方﹁
連
空
氣
都
是
陶
瓷
的
藝
術﹂
。

把
這
本
書
當
嚮
導
，
按
照
指
示
，
乘
捷

運
在
永
寧
站
下
車
轉
巴
士
，
赤
日
炎
炎
，
車
站
無
瓦

遮
頭
，
酷
熱
難
當
，
等
了
四
十
分
鐘
，
等
得
昏
頭
昏

腦
心
灰
意
冷
之
時
，
巴
士
來
了
。
上
車
的
不
過
寥
寥

數
人
，
包
括
一
個
日
本
老
頭
，
大
概
也
受
旅
遊
書
誤

導
。巴

士
搖
搖
晃
晃
，
沿
途
沒
有
可
觀
風
景
，
走
了
一

個
半
小
時
，
終
於
到
達
鐵
橋
下
目
的
地
，
下
車
後
問

訊
，
轉
了
幾
個
街
口
找
到
鶯
歌
老
街
，
柳
暗
花
明
，

心
情
舒
暢
。

回
程
毅
然
改
搭
火
車
，
鶯
歌
有
火
車
直
達
台
北
，

班
次
頻
密
，
半
個
多
小
時
就
到
。
乘
客
眾
多
，
不
乏

大
包
細
包
，
收
穫
豐
富
，
其
中
當
然
有
說
普
通
話
的

內
地
遊
客
。

鶯
歌
出
產
一
種
天
目
釉
茶
碗
，
黑
黝
黝
極
為
精

緻
，
這
種
陶
藝
中
國
失
傳
幾
百
年
，
台
灣
人
從
日
本

學
回
來
，
聽
完
介
紹
，
買
幾
隻
留
念
。

書本嚮導

﹁
強
國
有
外
交﹂
，
一
點
也
不
錯
。
新
中
國
成

立
初
期
，
我
國
的
外
交
政
策
奉
行﹁
韜
光
養

晦﹂
。
時
至
今
日
，
中
國
國
力
飛
躍
發
展
，
已
成

為
世
界
第
二
大
經
濟
實
體
。
正
如
日
前
在
杭
州
舉

行
的G

20

峰
會
，
彰
顯
了
中
國
的
領
導
力
、
組
織

力
、
凝
聚
力
、
包
容
力
和
自
信
。
在
外
交
上
，
中
國
政

策
已
大
為
改
觀
，
強
而
有
力
的
開
放
自
信
，
有
所
作

為
。
遺
憾
的
是
文
化
和
軟
實
力
方
面
有
待
加
強
。

憶
及
毛
澤
東
主
席
在
延
安
文
藝
座
談
會
曾
強
調
：

﹁
文
藝
為
政
治
服
務
。﹂
現
今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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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
峰
會
，
天

時
、
地
利
、
人
和
的
配
合
，
中
國
之
軟
實
力
大
為
增

強
，
取
得
了
豐
盛
輝
煌
的
成
果
。
杭
州
峰
會
之
匯
演

︽
最
憶
是
杭
州
︾
文
藝
演
出
，
西
子
湖
邊
演
繹
中
西
合

璧
的
文
藝
晚
會
，
打
造
世
界
級
的
表
演
，
用
交
響
樂
演

出
中
國
故
事
，
以
天
為
幕
，
以
湖
為
台
，
令
人
歎
為
觀

止
。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及
雍
容
華
貴
的
夫
人
彭
麗
媛
做

東
道
主
。
中
國
主
場
，
中
國
主
人
盡
顯
中
國
氣
派
。
習

近
平
主
席
引
用
唐
代
白
居
易
︽
江
南
憶
︾
詩
詞
，
最
憶

是
杭
州
，
期
待
何
日
更
重
遊
。
二
十
國
集
團
領
導
人
在

歡
迎
晚
宴
後
共
同
觀
賞
了
文
藝
演
出
，
一
曲
琵
琶
演
奏

的
︽
春
江
花
月
夜
︾
打
開
序
幕
。
民
間
小
調
︽
採
茶
舞

曲
︾
充
滿
詩
意
的
勞
動
人
民
生
活
。
難
忘
的
︽
茉
莉

花
︾
這
享
譽
世
界
的
中
國
著
名
民
歌
，
令
人
嚮
往
。
中

西
合
璧
的
︽
天
鵝
湖
︾
在
水
上
表
演
芭
蕾
舞
，
將
虛
擬

畫
像
和
真
人
表
演
融
為
一
體
，
加
上
燈
光
四
溢
，
如
詩

如
畫
的
情
景
令
人
讚
歎
。
用
交
響
樂
伴
奏
的
︽
歡
樂

頌
︾
，
打
從
心
裡
震
撼
。
杭
州
集
大
運
河
、
錢
塘
江
、
西
湖
匯

流
，
在
此
地
橋
無
數
，
此
番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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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會
架
起
了
跨
越
世
界
的
夢
幻

之
橋
、
友
誼
之
橋
，
構
建
全
球
村
，
實
在
是
世
界
盛
會
，
中
國
之

驕
傲
。
通
過
三
日
的
杭
州
峰
會
，
讓
世
界
感
受
到
今
日
中
國
的
實

力
和
新
貌
。
中
國
除
了
在
政
治
、
經
濟
、
外
交
方
面
對
世
界
作
出

了
貢
獻
，
受
到
舉
世
點
讚
。
最
突
出
的
是
中
國
的
文
化
、
藝
術
令

人
眼
前
一
亮
，
開
闢
了
未
來
中
國
的
嶄
新
航
程
。
具
有
悠
久
歷
史

文
化
的
中
國
，
令
人
印
象
難
忘
，
渴
望
重
遊
，
緊
跟
中
國
經
濟
脈

搏
向
前
行
。

其
實
，
杭
州
峰
會
的
舉
辦
對
香
港
的
經
濟
和
發
展
也
作
出
了
貢

獻
。
最
近
，
內
地
與
香
港
股
市
牛
氣
十
足
。
執
筆
之
時
，
香
港
之

恒
生
指
數
創
近
年
新
高
，
已
過
兩
萬
四
千
點
，
直
向
兩
萬
五
千
點

進
發
。
各
大
行
及
投
資
者
意
氣
風
發
，
最
憶
是
牛
市
。
加
油
！
加

油
！ 文化和軟實力有待加強

昨
天
九
月
十
二
日
是﹁
哥
哥﹂
張
國
榮
︵
哥
哥
︶
的
六
十
冥
壽
。
資
深
製
作
人﹁
蕭

仔﹂
蕭
潮
順
一
直
視
哥
哥
是
他
的
伯
樂
，
當
年
哥
哥
第
一
次
退
出
樂
壇
移
居
加
拿
大
之

前
，
為
無
綫
拍
攝
首
部
全
外
景
音
樂
電
影
︽
日
落
巴
黎
︾
，
哥
哥
特
別
推
薦
電
視
台

新
人
蕭
潮
順
與
吳
宇
森
合
作
當
導
演
，
並
搭
着
他
的
膊
頭
說
：﹁
蕭
仔
努
力
，
你
一

定
得
嘅
！﹂
一
個
既
新
鮮
又
富
挑
戰
的
機
會
，
也
就
開
展
了
他
的
製
作
人
生
。

實
在
他
們
的
緣
分
由
浸
會
書
院
的
一
個
籌
款
音
樂
會
開
始
，
當
年
讀
地
理
系
的
蕭
仔
醉

心
舞
台
幕
後
製
作
，
他
毅
然
跑
到
電
視
台
門
口
去
等
張
國
榮
，
哥
哥
二
話
不
說
地
答
應

了
…
…
蕭
潮
順
難
忘
哥
哥
追
求
完
美
做
事
投
入
，
親
自
剪
片
的
認
真
態
度
。
︽
日
落
巴

黎
︾
主
題
曲
︽
由
零
開
始
︾
他
聽
了
超
過
一
千
次
，
每
天
都
要
聽
上
幾
遍
才
舒
服
，
懷
念

哥
哥
舞
台
上
的
獨
特
模
式
，
當
今
再
無
第
二
人
！

另
一
位
蕭
潮
順
生
命
中
的
重
要
人
物
是
黃
霑
，﹁
我
好
驚
他
，
那
是
童
年
的
陰
影
。
記

得
小
學
三
年
級
，
家
父
在
九
龍
城
開
士
多
要
派
牛
奶
。
我
負
責
送
華
娃
的
家
，
當
正
在
收

空
樽
之
時
，
忽
然
有
兩
隻
大
狗
撲
出
來
，
嚇
得
差
點
倒
地
。
就
在
此
時
，
一
陣
狂
放
的
笑

聲
：﹃
哈
哈
哈
細
路
，
乜
咁
冇
膽
？﹄﹂
他
認
出
這
全
無
同
情
心
的
人
很
面
熟
，
但
一
時

認
不
出
是
霑
叔
。
第
二
次
見
面
，
他
剛
在
電
視
台
工
作
，
那
天
是
︽
歡
樂
今
宵
︾
主
題
曲

新
詞
比
賽
，
本
來﹁
日
頭
猛
做
…
…﹂
的
歌
詞
由
林
燕
妮
原
創
，
當
天
半
醉
的
黃
霑
來
到

現
場
替
代
生
病
的
林
燕
妮
出
任
評
判
，
可
能
童
年
陰
影
的
影
響
，
蕭
仔
神
不
守
舍
，
錯
誤

頻
生
，
收
到
了
一
封
公
司
警
告
信
…
…

想
也
想
不
到
後
來
霑
叔
竟
成
為
了
他
生
命
中
的﹁
神﹂
、
業
務
上
的
拍
檔
，
製
作
了
極

受
歡
迎
的
︽
江
山
如
此
多fun

︾
、
︽
江
山
如
此
多
嬌
︾
，
甚
至
聽
從
他
的
建
議
離
開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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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外
發
展
。
他
們
雙
劍
合
璧
到
過
北
京
、
上
海
、
四
川
、
廣
東
四
大
電
視
台
合
作
，

也
就
了
解
到
東
南
西
北
電
視
台
的
不
同
文
化
與
要
求
，﹁
北
京
是
天
子
腳
下
，
比
較
權
威
和
驕
傲
；

上
海
較
商
業
化
，
金
錢
可
解
決
一
切
問
題
；
四
川
好
純
，
我
們
的
意
見
非
常
受
落
；
廣
東
有
兩
個
字

可
以
形
容﹃
古
惑﹄
，
跟
香
港
仔
差
不
多
。
哈
！﹂
至
今
他
仍
牢
記
恩
師
很
多
理
論
，
例
如sm

all
is
beautiful

，
流
行
的
歌
曲
都
是
旋
律
簡
單
的
；
志
向
可
以
很
大
，
管
理
就
要
很
微
細
；
做
就
有
一

半
機
會
，
不
做
機
會
就
是
零
；
做
生
意
一
定
要
記
住
與
銀
行
家
成
為
老
友
，
那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近
年
蕭
仔
延
續
了
霑
叔
的
意
念
推
出﹁
有
聲
好
書﹂
，
為
銀
髮
一
族
帶
來
免
費
娛
樂
之
後
，
計
劃

再
出﹁
杏
林
好
聲﹂
由
醫
生
錄
音
講
解
不
同
的
疾
病
，
讓
長
者
對
健
康
有
更
深
認
識
。
蕭
潮
順
的
長

情
使
我
想
起
了
幾
句
經
典
的

話
：﹁
以
金
相
交
，
金
耗
則

亡
；
以
利
相
交
，
利
盡
則

散
；
以
情
相
交
，
情
斷
則

傷
；
唯
有
以
心
相
交
，
方
能

成
其
久
遠
！﹂
到
現
在
他
和

兩
位
故
人
好
友
依
然
心
靈
相

交
，
每
天
擦
着
霑
叔
這
盞
神

燈
，
聽
着
哥
哥
的
︽
由
零
開

始
︾
，
這
些
都
成
了
他
的
精

神
支
柱
，
開
創
着
無
限
的
可

能
！ 蕭潮順的精神支柱

某天，收到朋友傳來的微信，是她帶孫子去上
海迪士尼樂園玩的照片。照片上，3歲的男孩兒站
在奶奶身邊，眼中透出無奈和焦灼。朋友說，排
了一天才玩上了兩個遊戲，不到半個小時。
我想，花幾千元帶孩子飛去上海，只為讓孩子
去迪士尼玩半個多小時的遊戲，值嗎？本來在家
樓下就能玩得好好的，有啥必要花錢受累去追迪
士尼潮頭呢？可憐孩子剛剛開始懂事，就嘗到了
等待的焦灼。
人生有漫長的時光是在等待中度過的，等待的
色調也不一樣。有玫瑰色的等待，像羅大佑的
《童年》所唱：「等待着放學，等待着長大，等
待玩樂的童年。」更多的，卻是無奈的等待。
小時候春節前去買年貨，為了買一隻凍雞、一
條凍魚，要排上幾個小時的隊。在寒風凜冽中，
看着隊伍慢慢前移，心裡充滿了希望，彷彿看到
了色香味俱全的年夜飯。買到年貨回家時，充滿
了成就感。終於全家團團圓圓吃年夜飯時，心中
感覺無比充實與快樂！要是沒那長時間的排隊，
能如此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年夜飯嗎？
我們那代人都固執地認為，凡是珍稀的東西，
都需要等待，需要排隊。在北京一家國企上班

時，還是福利分房時代。最銘心刻骨的等待，就
是分房。有人1950年代入廠，等到1980年代才分
上房子。那是多麼小的房子呵！沒有過道，小小
的兩間房，各自都只能放下一張床和一兩件必需
的傢具。可是從高級工程師到八級鉗工，人人拿
到房門鑰匙時，都是欣喜若狂。他們的大半輩
子，就是在等那套小房子。
那家國企嚴重近親繁殖，員工按與各層領導關

係分成三六九等。最底層的是危險髒累工種，比
如衝壓、鑄造車間。那些車間的工人，經常等來
的就是工傷和殘疾。儘管年輕人很努力，可幾乎
所有的等待，都是灰蒙蒙的，像車間那些陳舊的
牆漆。
傳聞廠裡要集資蓋房，很多工友都傾囊而出，
那是得到住房的唯一機會。節衣縮食，奔波勞
苦，30歲額頭就有了深深的皺紋。深情的等待，
就為在茫茫人海中得到個存身的小窩。他們在將
近退休的時候，才住進了廠宿舍。十幾年的等
待，修成了正果。
有太多無奈的等待，是無果而終的。人人想通

過「人梯」前進，卻沒人為你的命運負責。
無奈的等待，度日如年。我曾為改變命運苦苦

努力，苦苦等待。等待返城，等待工作，一寸寸
光陰，磨碎人心，最終等來的是虛無。固化的社
會結構之中，與決定命運的強大體制相比，個人
的努力渺小之極，有的知青就在等待中白了頭。
知青大返城時，很多人雖還不到30歲，卻早心如
枯井，青春不在。除了期望柴米油鹽的小日子，
別無他望。
多少大好年華在等待中磨盡呵！等待返城，等
待平反，等待分房，等待上學，不過是等待一個
正常人的日子。那個時代我身邊有工友的口頭語
就是：「混吃等死！」為了不這麼混，我就在別
人打牌喝酒的工夫偷偷看書，代價是無論你幹多
少活兒，獎金永遠最低。眼看工友們通過各種各
樣的路子脫離生產線，調進辦公大樓，加入龐大
行政管理層。沒有路子的我，卻依然埋頭讀那些
無用的書。
後來通過文憑改變了命運，讀書的嗜好卻永遠

沒有改變。在讀書中等待，是最好過的時光。在
後來的人生中，無論去醫院看病，還是長距離乘
車，我都「假模假式」地手持一本書，習慣成了
自然。早在幾十年前，每天乘公交車去城市另一
頭的工廠上夜班，一路上捏着個小本子背英語單
詞。後來考高級職稱英語，憑的就是當年「公交
車英語」的底子。
把零零碎碎的等待時間累積起來，能做多少事
兒呵！一次堵車等紅燈的時候，見一位出租車司
機居然坐在方向盤前忙裡偷閒地背歌篇呢！現在

我出門時都要帶上歌篇，在機場、車站、長途乘
車時，都能背歌詞。長久堅持之下，每年都多學
十來個歌，有了意外收穫。人在旅途，隨身帶了
書本和歌篇，難熬的等待就變成美好的意外收
穫。白撿了時間，誰不樂呢！
從前，我總是固執地認為，人生應該直線前

進，所有的等待都是浪費生命。可對平常人來
說，人生大多數時間卻不得不等待。為了希望，
為了快樂，甚至為了生存。當不能決定取捨的時
候，最好按兵不動。不行動，就是最好的行動。
人際交往上也是如此，即使被觸怒，也不急於表
態，事情總會按照自然規律前行，時間會自動修
正一切。心理創傷，很多能被時間慢慢撫平。
靈魂的修復需要時間，肌體也同樣。頭幾年一
親戚腿傷了，醫生動員手術，甚至更換零件。他
不願意受動刀子的罪，結果養了兩年，腿已經行
走自如了。身邊還有被醫生動員做心臟支架的
人，拒絕手術回家靜養，用吃素等方式自我調
理。幾個月之後，心血管病竟然自我康復了。
我向來不相信積極手術治療的效果，寧願等待

肌體的自我恢復。很多病，只要靜靜地等待，有
充分的定力，肌體都會自我康復。積極手術治療
的人，很多倒是每況愈下，甚至早早離世。手術
本身，就是對身體的傷害。
有位朋友特別疼愛剛上小學的外孫女，他說，
最大的希望，就是未來能乘外孫女開的汽車去旅
遊。多麼美好的等待！

等待的色彩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多
年
來
都
不
明
白
，
為
何
美
國
的
勞
動

節
不
是
五
月
一
日
，
而
是
九
月
第
一
個
星

期
一
。
前
天
剛
巧
趕
上
在
美
國
過
勞
動
節

公
眾
假
期
，
全
班
同
學
去
了
遊
湖
，
終
於

有
機
會
問
老
美
這
問
題
，
他
說
原
來
本
是

跟
其
他
國
家
同
樣
五
月
一
日
慶
祝
的
，
但
從
二

十
世
紀
初
開
始
，
因
為
恐
共
，
覺
得﹁
五
一﹂

的
社
會
主
義
味
道
太
重
，
為
免
引
起
工
運
和
工

潮
的
聯
想
，
索
性
改
在
九
月
慶
祝
。
勞
動
節
在

美
國
也
有
多
重
意
義
，
比
如
代
表
夏
季
的
最
後

一
天
，
所
以
我
們
遊
的
那
個
小
湖
，
當
天
就
是

最
後
開
放
的
日
子
。
勞
動
節
也
表
示
一
年
農
忙

終
結
，
莊
稼
收
成
，
學
校
也
多
於
勞
動
節
前
後

開
課
；
而
在
大
選
年
像
今
年
，
傳
統
是
勞
動
節

後
就
開
始
密
集
的﹁
埋
身﹂
選
戰
活
動
，
不
過

今
年
希
拉
里
和
特
朗
普
早
已
刀
來
劍
往
，
勞
不

勞
動
節
都
沒
所
謂
了
。

所
謂
夏
季
最
後
一
天
，
也
是
理
論
而
已
，
像

昨
天
星
期
二
，
勞
動
節
雖
已
過
，
還
是
高
溫
至

華
氏
九
十
度
，
極
乾
，
像
盛
夏
走
在
北
京
街

頭
。
約
了
人
在
市
中
心
餐
廳
見
面
，
一
進
去
就

像
條
渴
壞
的
狗
，
馬
上
找
冰
鎮
飲
料
往
嘴
裡

送
。
這
兒
的
大
草
原
氣
候
變
幻
無
常
，
像
今
早
就
來
個
大

陰
天
，
七
點
起
就
打
雷
颳
風
，
每
隔
幾
小
時
下
一
陣
大

雨
。
我
多
年
前
第
一
次
到
北
美
就
是
去
加
拿
大
的
溫
尼
伯

市
，
也
是
名
副
其
實
的prairies

大
草
原
，
全
無
地
理
屏

障
，
一
天
內
由
六
月
至
十
二
月
的
氣
候
都
可
嘗
遍
，
車
裡

常
備
四
季
衣
、
報
紙
、
水
和
乾
糧
，
以
防
天
氣
突
變
或
拋

錨
時
，
不
會
餓
壞
凍
壞
。
尤
其
報
紙
，
裹
在
身
上
非
常
保

暖
，
車
中
必
備
。

前
天
遊
湖
之
後
，
還
去
了
蘋
果
園
摘
蘋
果
。
每
人
拿
個

竹
簍
就
往
山
上
跑
，
胃
納
大
的
，
在
山
上
開
懷
大
嚼
都
沒

人
理
，
只
有
放
在
竹
簍
拿
走
的
才
計
錢
。
不
過
又
吃
得
多

少
呢
？
見
到
一
簇
紅
紅
綠
綠
的
果
子
，
反
而
想
觀
賞
多
過

要
吞
進
肚
裡
。
然
而
蘋
果
近
看
也
頗
多
小
洞
洞
，
好
的
怕

早
已
收
割
了
。
回
來
之
後
，
同
學
提
到R

obert
Frost

早

期
有
首
詩
叫A

fter
A
pple-Picking

，
看
似
簡
單
又
不
太
簡

單
，
講
詩
人
摘
蘋
果
後
的
疲
累
，
再
想
到
人
生
的
收
穫
以

至
長
眠
。
今
年
夏
日
的
最
後
一
天
就
這
樣
過
去
。

夏日最後的一天

文 匯 副 刊

思 旋

思思旋旋
天天地地

昂膛山人

尋夢尋夢
園園

廖書蘭

書聲書聲
蘭語蘭語

伍淑賢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蒙妮卡

跳出跳出
框框框框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蕭潮順（左）延續了霑叔的意念推
出「有聲好書」。 作者提供


